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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年春天 , 应永芳集团主办的《孙中山与华侨国
际书画展 》之约 , 承担 了油画《抗 日战争 中华侨在滇
缅公路 》的创作任务
。
在读了大量资料后 , 我渐渐沉
浸在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里 , 一个个不同性格的人
物在眼前活了起来 , 他们炽热的情感强烈地撞击着
我 。 然而 , 由于种种原因 , 当年的壮举却随着岁 月 流
逝 , 几乎被忘却了 。
年 , 距“
·
事变 ”不到两年 , 半壁江山 已
沦于敌手 , 沿海港 口 全被 日军 占领 , 中 国对外的唯一
通道只剩下新开辟的滇缅公路
。
世界各国和海外华
侨支援中 国抗战的大批战略物资都巫待从这里输
人 , 可是国 内却无法召集到这一大批驾驶员和机修
工 。在南洋华侨总会主席陈嘉庚先生号召下 , 广大华
侨技工踊跃应征 , 迅速组成三千余人的“ 南洋华侨机
工回 国服务团 ”归国参战 。 当时 , 滇缅公路刚刚仓促
修通 , 沿途地势 险恶
、 山 高谷深
、
道路崎岖
、 设施简
陋 , 加之敌机狂轰滥炸 , 更常常使路塌桥断 , 险象丛
生 , 南侨机工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出生人死 、 日夜不
停地运送武器弹药 、 燃油 、 兵员 , 确保 了这条抗战大
动脉的畅通
。
他们当中有一千多人因战火 、 车祸和疫
病为国捐躯 , 抗战胜利后经陈嘉庚先生多方努力能
复员 回到南洋的不过千人 , 其余的散居在国 内各地 ,
现能查找到的幸存者仅 多位 , 其中年龄最“ 小 ”
的也已经年逾古稀了
。
这些牺牲的和幸存的南侨机工 , 都是平平凡凡
的人物 。尽管现在已经在昆明树立了宏伟的纪念碑 ,
表彰他们的历史功勋 , 史料上也留下 了长长的名单 ,
恐怕还是不会有多少人记得他们的名字
。
他们大都
生长在南洋 , 在那里不仅有安定的家庭 , 还有当时颇
丰厚的收人
。 但是 , 他们放弃了这一切 , 为了符合报
名 的条件 , 有的甚至虚报年龄
、 女扮男装 、 瞒过双亲
”一 当他们毅然告别亲人 , 远涉重洋回到祖国以后 ,
等待他们的除了战争的苦难与牺牲 , 还有国 民党的
黑暗和腐败 , 不仅克扣待遇的事时有发生 , 有的还因
莫须有的罪名被关进监牢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当
年滇缅公路被 日寇切断时 , 当局竟不负责任地
宣布遣散机工 , 使他们衣食无着 , 四处飘零
。
抗战胜
利后 留在国 内的南侨机工在解放后都参加 了工作 ,
过 了一段舒心的 日子 , 可 “ 文革 ”中往 日 的功勋却变
成 了说不清的历史问题 , 使他们都遭到不同程度的
迫害 , 直到 年代才得以平反
。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 ,
也许觉得他们太不幸 , 值得同情 , 或许还会有人认为
他们太傻 , 当年太天真
。
他们 自己会怎么看 付出的
青春年华值得吗
我拜访过一位厦门仅在的老华侨机工 , 他现在
儿孙满堂 , 安享天伦之乐 , 但经济上并不富裕
。
在回
首往事的时候 , 老人眼中闪动的光彩给 了我明确的
答案
。 当这位 老翁用浑厚的嗓音唱起当年的歌曲
《再会吧 南洋 》时 , 我更被那回荡在歌声中的热情深
深打动了
。
在国难当头的时候 , 他们所想的首先是 自
己应该干什么 , 而没有考虑值得不值得
。 在他们看
来 , 这就像不用求证的公理
。 我想 , 这就是人之所以
能称为人的精神 这就是崇高的境界 历史正是由
这样的 “ 傻子 ”支撑的
。
现在有人主张 “ 躲避崇高 ” , 借
着批判伪崇高而嘲弄所有崇高的事物 , 如果真的没
有了精神上的崇高 , 历史会是什么样子 我们这个正
在转型的社会又将转到哪里去
思路逐渐明晰 , 这幅画的 主题就应当是礼赞崇
高
南侨机工的抗战事迹非常生动 , 许多 曲折动人
的故事就像是精彩的电影 。 可是 , 绘画的特长不是讲
故事 , 它唯有靠发挥视觉语言的优势以传递感情
。 因
此 , 我决定淡化情节 , 突 出人物 , 强调纪念碑式的象
征性 , 采用三联画的形式 以拓宽容量 。 画面右段为
《离别 》南洋机工在新加坡港 口集 中 , 告别亲人回 国
参战 中段为《征程 》, 以途中休息的机工组成群像 ,
他们似乎刚排除了汽车的故障 , 在烈 日下喘一 口 气
。
瞬间的静默中透出沉郁愤慈的心境
。
左段是《劫难 》,
描绘了敌机轰炸滇缅公路的咽喉功果桥 、 惠通桥 , 军
民大撤退的情景 。
历史本身就具有无穷的魅力 , 我常常觉得一张
模糊的历史照片可能 比画家的精心描绘更感人
。
历
史画应当 以这种动人的历史真实为 出发点 , 强烈的
“ 历史感 ”是画面的生命所在
。 一幅好的历史画应当
有一种真切的历史氛围扑面而来 , 而人物 、 环境
、
服
艇瘾巍黯蔗瓤蕊黝
礼 赞 崇 高
—关于一 张历史画的创作
唐绍云
去年春天 , 应永芳集团主办的《孙中山与华侨国
际书画展 》之约 , 承担 了油画《抗 日战争 中华侨在滇
缅公路 》的创作任务
。
在读了大量资料后 , 我渐渐沉
浸在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里 , 一个个不同性格的人
物在眼前活了起来 , 他们炽热的情感强烈地撞击着
我 。 然而 , 由于种种原因 , 当年的壮举却随着岁 月 流
逝 , 几乎被忘却了 。
年 , 距“
·
事变 ”不到两年 , 半壁江山 已
沦于敌手 , 沿海港 口 全被 日军 占领 , 中 国对外的唯一
通道只剩下新开辟的滇缅公路
。
世界各国和海外华
侨支援中 国抗战的大批战略物资都巫待从这里输
人 , 可是国 内却无法召集到这一大批驾驶员和机修
工 。在南洋华侨总会主席陈嘉庚先生号召下 , 广大华
侨技工踊跃应征 , 迅速组成三千余人的“ 南洋华侨机
工回 国服务团 ”归国参战 。 当时 , 滇缅公路刚刚仓促
修通 , 沿途地势 险恶
、 山 高谷深
、
道路崎岖
、 设施简
陋 , 加之敌机狂轰滥炸 , 更常常使路塌桥断 , 险象丛
生 , 南侨机工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出生人死 、 日夜不
停地运送武器弹药 、 燃油 、 兵员 , 确保 了这条抗战大
动脉的畅通
。
他们当中有一千多人因战火 、 车祸和疫
病为国捐躯 , 抗战胜利后经陈嘉庚先生多方努力能
复员 回到南洋的不过千人 , 其余的散居在国 内各地 ,
现能查找到的幸存者仅 多位 , 其中年龄最“ 小 ”
的也已经年逾古稀了
。
这些牺牲的和幸存的南侨机工 , 都是平平凡凡
的人物 。尽管现在已经在昆明树立了宏伟的纪念碑 ,
表彰他们的历史功勋 , 史料上也留下 了长长的名单 ,
恐怕还是不会有多少人记得他们的名字
。
他们大都
生长在南洋 , 在那里不仅有安定的家庭 , 还有当时颇
丰厚的收人
。 但是 , 他们放弃了这一切 , 为了符合报
名 的条件 , 有的甚至虚报年龄
、 女扮男装 、 瞒过双亲
”一 当他们毅然告别亲人 , 远涉重洋回到祖国以后 ,
等待他们的除了战争的苦难与牺牲 , 还有国 民党的
黑暗和腐败 , 不仅克扣待遇的事时有发生 , 有的还因
莫须有的罪名被关进监牢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当
年滇缅公路被 日寇切断时 , 当局竟不负责任地
宣布遣散机工 , 使他们衣食无着 , 四处飘零
。
抗战胜
利后 留在国 内的南侨机工在解放后都参加 了工作 ,
过 了一段舒心的 日子 , 可 “ 文革 ”中往 日 的功勋却变
成 了说不清的历史问题 , 使他们都遭到不同程度的
迫害 , 直到 年代才得以平反
。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 ,
也许觉得他们太不幸 , 值得同情 , 或许还会有人认为
他们太傻 , 当年太天真
。
他们 自己会怎么看 付出的
青春年华值得吗
我拜访过一位厦门仅在的老华侨机工 , 他现在
儿孙满堂 , 安享天伦之乐 , 但经济上并不富裕
。
在回
首往事的时候 , 老人眼中闪动的光彩给 了我明确的
答案
。 当这位 老翁用浑厚的嗓音唱起当年的歌曲
《再会吧 南洋 》时 , 我更被那回荡在歌声中的热情深
深打动了
。
在国难当头的时候 , 他们所想的首先是 自
己应该干什么 , 而没有考虑值得不值得
。 在他们看
来 , 这就像不用求证的公理
。 我想 , 这就是人之所以
能称为人的精神 这就是崇高的境界 历史正是由
这样的 “ 傻子 ”支撑的
。
现在有人主张 “ 躲避崇高 ” , 借
着批判伪崇高而嘲弄所有崇高的事物 , 如果真的没
有了精神上的崇高 , 历史会是什么样子 我们这个正
在转型的社会又将转到哪里去
思路逐渐明晰 , 这幅画的 主题就应当是礼赞崇
高
南侨机工的抗战事迹非常生动 , 许多 曲折动人
的故事就像是精彩的电影 。 可是 , 绘画的特长不是讲
故事 , 它唯有靠发挥视觉语言的优势以传递感情
。 因
此 , 我决定淡化情节 , 突 出人物 , 强调纪念碑式的象
征性 , 采用三联画的形式 以拓宽容量 。 画面右段为
《离别 》南洋机工在新加坡港 口集 中 , 告别亲人回 国
参战 中段为《征程 》, 以途中休息的机工组成群像 ,
他们似乎刚排除了汽车的故障 , 在烈 日下喘一 口 气
。
瞬间的静默中透出沉郁愤慈的心境
。
左段是《劫难 》,
描绘了敌机轰炸滇缅公路的咽喉功果桥 、 惠通桥 , 军
民大撤退的情景 。
历史本身就具有无穷的魅力 , 我常常觉得一张
模糊的历史照片可能 比画家的精心描绘更感人
。
历
史画应当 以这种动人的历史真实为 出发点 , 强烈的
“ 历史感 ”是画面的生命所在
。 一幅好的历史画应当
有一种真切的历史氛围扑面而来 , 而人物 、 环境
、
服

